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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全文化”何处觅
姻本报记者袁一雪

近几年，高校实验室安全事故不时
被媒体报道，最近的一次是 2018 年 12
月 26 日，北京交通大学（以下简称北交
大）内发生的一次爆炸。这次事故夺取
了正在实验室内进行垃圾渗滤液污水处
理科研实验的三名研究生的生命。

就在这起事故发生前的一个月，南
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一实验室也发
生一起爆燃事故，导致多名师生受伤。
在 2015 年，清华大学和中国矿业大学
化工学院也分别发生了实验室事故，
均有伤亡。

早在 1992 年，我国教育部就曾出台
《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对实验室
建设、体制、管理和人员要求等做了规
定。然而，仅仅有规定是否就足够呢？

缺席的文化

放眼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安全事故
的兴起与 20 世纪初期工业革命兴起密
不可分。彼时，早期工业机械大规模应
用，但其设计中并不考虑操作的安全问
题，因此导致工业安全事故频发。那时，
人们对于安全事故原因的理解还比较浅
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开除导致事故
发生的人。

但随着人们对于安全事故的认识提
升，预防事故的重点开始从人向物转移，
并渐渐形成了系统安全的基本思想。最
终在震惊世界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
站事故后，国际核安全小组（NASG）提
出了以安全文化为基础的安全管理原
则。随后，安全文化理念的发展不再局
限于核安全领域，而是延伸到各个领域，
其中自然也包括科研领域。

安全文化的概念是指人们的安全
理念、安全意识以及在其指导下的各
项行为的总称。换言之，目前我们针对
科研安全领域所进行的制度规定，可
以算作安全文化的一部分，但远不是
安全文化的全部。而安全文化的缺失，
也是导致很多安全问题出现的深层次
原因。

以实验室安全为例，有专家表示，我
国实验室事故的频发，与以往我国高校
实验室建设中，不太注意安全方面的设
计有关。此外，设备老化、不定期安全核
查和维护等，都是造成实验室事故不可
忽视的原因。危险的发生还与参加实验
的学生忽视安全规范、不按照流程操作，
在实验期间混淆顺序、操作失误等有关。

这些显然不是制度问题，而是与
安全文化缺失所导致的安全意识不足
有关。

因为安全意识缺乏，很多学校并没
有对实验室进行过安全和风险评估。对
此，中南大学资源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
吴超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涉及危险化学品和生物安全等具有
较大风险的探索实验，实验前一定要开
展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估工作，未来，相
关部门对高校的这类实验要作出明确要
求。否则稍有不慎和疏忽，就会造成生命
财产的重大损失，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
代价。

防微杜渐

事故发生了，再以其为研究对象，通
过调查分析事故的原因，作为后事之师，
以便预防新的事故的发生，这种方法被
称为“向后看”。只是这种方法在半个多
世纪前便已经被认为有很大的问题。

另一种被大多数国家接受的方法是
运用系统安全分析等方法和技术，预先
辨识和预测系统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和
隐患，然后采用有效的途径做好风险管
理工作，最大限度地防止可能发生的各
种事故，这被称为“向前看”。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应急管理与安
全工程学院教授傅贵将“向前看”的方法
归结为“掌握或运用事故预防原理”。“因
为社会组织建设安全文化的目的是使组
织成员在安全方面具有统一的认识和行
动力，而安全方面的统一行动力就来自
对事故预防原理的深刻理解。”傅贵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解释说。

若要人人有“向前看”的意识，让安
全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安全教育必须做
到位，让“安全”二字深入人心。但要做
到这一点却不是朝夕之事。“安全教育从
出生就开始，安全教育是终生教育，安全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安全的基本
公理。但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还不知
道、不践行。”吴超坦言。

邻国日本在安全教育与安全文化方
面所做的努力或有借鉴意义。曾在日本
留学过的高婧一告诉记者，她在留学期
间，实验室的安全条例是要集中学习和
掌握的，如果留学生日语不流利，他们还
准备了英文资料。而且，定期都有人前来
检查每个实验室是否严格按照标准执
行。在日本，“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行为
准则，让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极为自律，
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也将危险消灭在“摇
篮中”。

在日本已经生活工作 26 年的京都
大学医学部研究员蒲凤玲也对此深有体
会。因为与药学有关，所以实验室内难免
出现剧毒废液和有机废液，这些废液有
专人和专门的空间收集管理，而且所有
的试剂均由学校计算机统一在线管理。

“学校每年还举行关于化学药品的专门
培训，培训对象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还包
括非专业出身的行政人员等。”蒲凤玲告
诉《中国科学报》。在日本企业工作的杨
先生，每年会经历一次灾难演习。演习不

是走走过场，而是按照标准的程序，掩住
口鼻，从距离办公室最近的消防通道离
开。这样一次次的演练和培训，让人们应
对危险时形成条件反射。

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执行力度，让
人们将危险发生几率降到最小。以被称
为日本“生命之湖”的琵琶湖为例，其周
围也有几家工厂，但安全规范和政府高
效严格的执行力度，让琵琶湖并没有受
到污染，反而清澈见底，依然为近畿地区
1400 万人提供水源。

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我国，虽然有一系列消防安全法
规和技术标准，但是执行力度却要打个
大大的问号。中国矿业大学安全工程学
院教授朱国庆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坦言，现在不是基层群众没有安全文
化，而是决策层、管理层安全文化意识不
强，凡涉安全的事就会糊弄、应付。安全
管理要从道、德、法三个层面着手才会有
效果，仅强调对最底层的法治不会有好
的效果，而且难以持久。

因为对安全缺乏实质性的重视，迄
今为止，在大学工程专业教育里面，与安
全相关的知识基本上未被当作人才培养
整体过程的一部分。“高校安全不能仅仅
是请保卫处的干部宣讲一些防火防盗的
内容，这样的安全教育层次太低级。”吴
超批评道。毕竟走入高校的大学生，以后
都是国家的高级人才，他们不仅需要自
身安全，也要为周围其他人的安全做贡
献。为了让高校学生提升安全文化，十多
年前，吴超就率先在中南大学设立了大
学生安全文化素质课。2017 年，吴超还
将《大学生安全文化》搬上慕课平台，在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有超过 10 万名学
生学习了该课程。

但是现在高校的安全知识的传播，
在吴超眼中还是“补课”的性质。由于一
些学生出生的地区经济落后、家庭贫困
以及家长受教育水平不高，他们从小
缺少安全教育和安全知识。吴超说，

“我讲安全课时经常强调，安全是每个
人的事，也是每个专业的事。安全教育
从出生就开始，而父母是孩子的安全
导师。安全教育是终生教育，是一辈子
的事，安全是相对的，风险存在是绝对
的。更重要的是，安全知识是需要不断
补充的。”也正因如此，他希望屡次发
生的校园安全事故，可以让更多部门
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而非“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要让安全融入到人们的
一切行为活动中，而不是只将安全作
为“作料”。不管做工程、教育、管理等
工作，如果能够将安全放在首要的位
置，那么我们的生产生活才会变得越
来越安全。”吴超说。

提到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多
人会将其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毕竟这对学
术伉俪在清华教书育人多年，共同创办了清华
建筑系，梁思成先生还在清华度过了 8 年的学
生生涯……

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两位先生还与
另一所高校有着一段不解之缘，这就是东北大
学。林徽因是东北大学校徽的设计者，她还与梁
思成在东北大学创立了我国首个建筑学系。身
为建筑教育史上的一代宗师，他们在东北大学
美丽的校园里上演了一段精彩的故事。

梁思成与林徽因早在 1918 年就相互结识。
1924 年 7 月，两人比翼双飞，来到美国求学。1928
年 4 月，二人完婚后，在欧洲蜜月旅游，同时对西
欧各国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并准备回国。

梁思成夫妇旅欧期间，时任东北大学校长张
学良正在积极网罗留欧贤才。是时，东北大学拟
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生杨廷宝担
任建筑系主任。但杨廷宝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
公司的聘请，不能北上赴任，于是他向校方推荐
梁思成，并就此事与梁启超商量。6 月 19 日，梁思
成夫妇正在旅游考察途中，东北大学先将聘书送
到梁启超手里。热爱祖国、时刻关心国家安危的
夫妇二人也决定到东北大学施展报国之才，实现
报国之志。

1928 年 8 月 18 日，梁思成与林徽因结束了
欧洲旅游考察，回到了祖国。不久便赶往东北大
学上任。到沈阳时，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梁思成
在清华大学的校友高惜冰已在车站等候。高惜冰
告诉梁思成：“你已被任命为建筑学系主任、教
授，建筑学系已招收了一班学生，但一个专业教
师都没有，也不知该开些什么课，一切都等你们
来进行。”

创建中国第一个建筑学系的重担，就这样落
到了梁思成夫妇身上。

在东北大学的第一学期，梁思成既当系主

任，又当主力教师，既当学者，又当勤务员，系里
的大小事情都要他操心筹划；林徽因既当教师，
又当丈夫的助手，还要操劳家务，什么事情都少
不了她。由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留学于美国，所以
在教学上完全采取英美式的教学方式：在学派
上以“美学与技术综合”为主；在方法上采用师
带徒，坐席不按年级划分；在学制上设计课不随
年级走。整个建筑学系开设的课程，基本上与宾
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课程相同。

梁思成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1930 年末，建
筑学系期末考试有个学生私携夹带作弊。梁思
成知道后，立即做出决定：凡建筑学系学生，不
论月考、期考，如查有夹带或互相通融事情，立
即开除学籍，永不得回建筑学系学习，严格施
行，决不宽待。从此，建筑学系学风特别严谨，
学生刻苦认真，考试从未出现舞弊事件。

1929 年夏天，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时的同学陈植、童寯和蔡方荫，应梁思成和林
徽因之邀，也来到东北大学建筑学系任教。老
同学聚集一群，志同道合，把建筑学系搞得生
气勃勃。1929 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
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在众多
的设计作品中，以其象征东北地理特色及其气
魄的长白山和黑龙江而独受青睐，成为东北大
学的第一个校徽。

梁思成主讲“西方建筑史”“中国建筑史”。
由于学时所限，一部西方建筑史在一学期内就
得教完。于是，梁思成在简明扼要地扩展提纲的
基础上，结合构图技巧，对不同朝代的建筑在比
例、尺度、对比微差等规律上作多维度的分析讲
解。在教授西方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开始着手
搜集中国建筑史的有关资料。当时国内尚无成
本成套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册，德国人布什门伦
对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作过局部的剖析，而日
本人伊东忠太所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中的插图里
有不少日军手扶军刀站在中国古建筑前面的留

影。这些令人不快的历史，使得梁思成十分气
愤。他决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完成一部真正
的中国建筑史。

1930 年，梁思成在东北大学教学的过程中，
撰写了《中国雕塑史》，这部约有 3.5 万字的书稿
是梁思成讲课时的自编教材，全文异常简洁，貌
似当时讲课时的提纲，实为研究中国建筑史过
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中国最早的一
部《中国雕塑史》。

遗憾的是，一个好端端、蒸蒸日上的建筑
系，因“九一八”事变而夭折了。但是这个仅仅存
在了三年的建筑学系，却培养了一批像刘致平、
刘鸿典、张溥、赵正之、陈绎勤等一批卓有成就
的建筑学者和大师。“九一八”事变后，没有建筑
系的东北大学师生背井离乡，从此开始了流亡
生活。直到日寇投降，东北大学迁返沈阳，并在
半年后恢复原东大的建筑系。

此后，在 1956 年院系大调整中，东北大学建
筑系整体搬迁安排到西安，现在的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前身就是当年的东北大学建筑系。此时，
梁思成、刘崇乐、傅鹰、蔡方荫等曾在东北大学
任教的几位教授，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
员（院士）。

2000 年，东北大学创办城市规划系。2007
年，新获批准的建筑学本科专业开始招生，2013
年，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正式成立。东北大学
这个中国最早开设建筑学的高校，在历经风雨
之后，终于实现了建筑学火炬跨时空的交接。

2018 年 10 月 30 日，在纪念梁思成先生创
办中国现代建筑教育 90 周年之际，东北大学
在江河建筑学院建成梁思成纪念馆，详细介绍
先生对中国现代建筑教育的卓越贡献，切实用
先生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先生的优秀精神教
育人、用先生的建筑素养启迪人，为推动学校
一流大学建设注入不竭动力。

（作者系东北大学校报编辑部教师）

在清华大学东西主干
道中央路北，有一座古典优
雅的青砖白柱三拱“牌坊”
式建筑。该建筑中间大拱
门的两侧各嵌建两根陶立
克西式立柱，门楣上书刻有
清末要臣那桐的手迹“清华
园”三个大字，这便是清华
建校之初最早的主校门。
因 1933 年至 1934 年间校
园扩建，先后有了新的大
门———西校门和南校门，这
座最早的校门就被称之为

“二校门”了。
这座“二校门”也可以

算得上是中国高校所有建
筑中，“知名度”最高的建筑
之一了。

在历史上，清华园曾是
康熙皇帝的行宫———熙春
园的一部分。1909 年，清政
府将其拨做游美 肄业馆

（1911 年在清华园开学时
更名为清华学堂）的馆址。
1909 年 10 月，游美学务处
动工兴建校舍。

在施工中，工人首先修
筑了围墙和校门，修建围墙
共六百五十二丈（含修补原
有六十余丈未倒之墙），“原
砌墙高至顶一丈，厚均二尺，下宽上窄”，
修筑费用“合银 7172 两”。至 1911 年初，
随着围墙的修建，校门也随之建成。此时，
校园的面积达到了 450 余亩。

原来，在二校门附近曾有一座宫殿式
的建筑，名“永恩寺”，为园主的家庙。建校
时决定将大殿拆除，并由游美学务处发给
寺庙主持僧人恤银，将他们遣往他处。现
在，两株钻天的古柏和甬路东侧草坪上用
水泥板块覆盖着的那口古井，即为当年永
恩寺的遗物。

1915 年考入清华的梁实秋先生曾对
早年的校门姿貌做过描述：“清华的校门是
青砖砌的，涂着洁白的油质，一片缟素的颜
色反映着两扇虽设而常开的黑栅栏门。”无
论远望还是近观，校门造型精美、线条流
畅，外形挺拔清丽又不失巍峨庄重，在背后
两棵古柏的俯抚下更显得美丽。

几十年来，这座校门留下了多少大师
名家执教治学的身影，留下了多少清华学
子勤奋学习的足迹。它往往是清华人心目
中的第一印象，也是清华人心目中永远不
可磨灭的印记。这不仅仅是一种追忆、一
种怀念，更是一种向往、一种热爱、一种对
未来的希冀。

清华大学 1960 届校友徐谦曾以《别梦
依依二校门》为题写道：“……典雅古朴、庄
重晶莹的二校门，这里曾留下清华人的几
多情思，过照澜、跨石桥，不由发思古之幽
情，校友师生多么希望重温旧梦！”并借唐
诗“人生几回伤往事，来如春梦几多时？碧
山终日思无尽，绿叶成荫子满枝”，抒发自
己对二校门深深的相思眷恋之情。清华大
学 1934 级校友韩克信则感慨道：“我对二
校门怀念之情，更重要的是来自母校的受
教。四年学校教育，一如慈母的哺育……每
当我怀念母校时，母校的容颜，正是这端庄
典雅、洁白如玉的二校门。”

然而，当时间来到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这座寄托着清华人浓浓母校情怀的二
校门，却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

“文革”初起时，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把
二校门作为“四旧”，用汽车拉着绳子将其
拖倒。多少清华人目睹了二校门的遭遇，
痛心而又无奈。之后，在该处树立起一座
高大的毛主席身着军装的全身塑像，塑像
正面的底座上镌刻着“四个伟大”的题词。
这座塑像首开先例，在全国引发了共建毛
主席塑像的浪潮。

1991 年，在校友们的倡议之下，二校
门于建校八十周年前夕重新复建落成。复
建费用来自 5000 多位清华校友和 21 个
清华校友会组织的捐款，重建工程及制作
捐赠纪念册费用共计人民币 85483.35 元。
如今，二校门又重现了它优美的身姿。校
门两侧的干道旁，是成行的银杏树，到了
秋天便满目金黄，一如盛装严整的皇家卫
队。秋风过处金叶飘零，最勤快的校园清
洁工也不忍立刻将其扫去，总是多留几日
这美丽的秋景。二校门已然成为清华园中
不可不知、不可不游的景点之一了。

作为清华大学的象征，二校门见证了
清华大学伴随祖国命运的转变，也见证了
清华大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和飞跃；它历春
夏秋冬，经风吹雨打，默默地迎来送往每
一位清华人。每每当你经过这儿，总能看
到或有人驻足观赏，或有人摄影留念。每
逢节假日或学生毕业时刻，这里更是人头
攒动，过往车辆则只能踟蹰前行。清华的
第一个校门———二校门，不仅仅是清华园
鲜明的标志，更是长期以来清华人勤奋朴
实、荣辱不惊性格的象征。

（本文转自《清华园风物志》，本报记
者陈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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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大师的东北大学情缘
姻张广宏

梁思成和林徽因

“九一八”事变
后，没有建筑系的东
北大学师生背井离
乡，从此开始了流亡
生活。直到日寇投降，
东北大学迁返沈阳，
并在半年后恢复原
东大的建筑系。

“

若要人人有“向前
看”的意识，让安全成为
一种社会文化，那么，安
全教育必须做到位，让
“安全”二字深入人心，
但要做到这一点却不是
朝夕之事。安全教育从
出生就开始，安全教育
是终生教育，安全教育
是一个系统工程，这是
安全的基本公理。但很
遗憾的是我们很多人还
不知道、不践行。

“


